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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剧本，特别是各级专业院团的作
品，“行活”色彩浓重。我们提倡现实主义，但
许多文本的呈现是“现实”+“主义”。一个现
实题材，应和一项政策热点，就等于完成了
创作构思。如此一来，使得剧本创作方法趋
于简单化。

在前两年庆祝中国话剧11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

动中，曾经风闻这样一种说法：关于中国话剧的起源，

有学者认为话剧不是外来的艺术样式。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在某个王宫里，面对君王，一些弄臣就有这样的

演出。其手段就是对话。所以，话剧不是舶来品。众所

周知，话剧在早期的称谓是“文明戏”。文明显然不是

说“文明”本身，而是在表述话剧的时代性，也说明了

它的来源。话剧同芭蕾舞、交响乐、西洋画一样，是产

生于不同文化土壤的不同文明。进入中国后，被称为

话剧。话剧的“话”，不过是个名字而已，并非以语言为

表现手段的都可以认定为“话”剧。其实，认为以“话”

演剧就是话剧，应该不是一种误解、一种简单化、一个

笑话，其代表的是一种思维。由此笔者联想到的另一

个现象，是在百余年的中国话剧史里，每当话剧演出

流行蓬勃的时期，都是社会最为动荡、最为紧张，甚至

最为危险的时期。反之，一旦社会进入平衡、平稳、平

顺的状态，话剧的势头就会衰减。不知这是话剧艺术

的水土不服，还是各国皆然的正常规律。当然，更可能

是自己的思维习惯在作祟。

近来看了许多舞台剧的演出，也读解了许多理论

研讨，更观察到随着一些外国剧团的登陆，微信圈里

不断掀起阵阵的“轰动”。非常多的新理论、新方法、新

见解被提出来讨论。然而在舞台上，国产优秀舞台剧

目却越来越少，微信圈里点赞宣传的后面，是观者的

声讨和不满。在努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而又与外国

戏剧演出比拼的现实中，创作者既要表示自己占有传

统文化的高地，又要表现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先进，

在舞台上能呈现出一种什么样态。具体的呈现是：戏

曲作品在舞台呈现上越来越像话剧，而话剧作品在内

容上越来越像戏曲。或许我们可以期待，某一天，中西

传统前卫真会合成出一种全新的、可称之为“国剧”的

品种。我想这也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种思维。

因为从事教学，也接触过一些已演出或准备演出

的剧本。读多了以后，总会有一种感觉，即剧本创作方

法趋于简单化。一些剧本，特别是各级专业院团的作

品，“行活”色彩浓重。我们提倡现实主义，但许多文本

的呈现是“现实”+“主义”。一个现实题材，应和一项政

策热点，就等于完成了创作构思。这种“主题正确，无所

谓艺术”的心态使剧本的创作质量降低。即使是“宣

传”，也要讲究一下宣传手段，也要注意人物，树立先进

的形象吧。许多的剧本，在人物、关系、场面、情节，乃至

于结构方面，都不具备戏剧化的构思，全剧只有一个人

物，其他人物都是众星捧月般的设置，没有关联，互不

影响，无论多么严重的矛盾冲突，都会随着主人公的到

场而化为乌有。这类“童话”的大量产出令人唏嘘不已，

不知今夕何夕。但愿这只是个人的思维问题。

其实在2019年的观摩中，也有一些舞台剧作品

非常“接地气”，不那么悬浮。比如，山西省曲艺团演出

的一部话剧《枣花》。虽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团体，

却在创作上有大的担当。这部话剧也是写的“精准扶

贫”，但剧中没有高大全的干部形象，写了一个太行山

老区的青年人，在政府组织下，以团体性的家政工队

伍走入城市家庭的故事。新婚夫妻分离，女的当家政

工，男的在家务农。简单的戏剧情节构筑，却让观众在

故事中感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贫穷者自身的奋

起和努力，加之与社会的沟通。这部戏似乎触及了“贫

穷”的本质。在剧情的结尾处，也让观众们在笑声中意

识到一个问题：城里人和乡下人，人与人的距离真的

那么遥远吗？《枣花》如同它的名字那样普通，但这个

剧目在山西已经演出了近300场。写常人常情，应该

是编剧的一种思维吧。

写到这里，有个问题产生了：人们为什么爱看戏？

为什么喜欢听故事？美国的电影教父麦基说：我们对

故事的欲望，反映出人类对于重整生命中混沌的欲

望，并试图从中有所体悟；我们对故事的欲望，反映出

人类对于掌握生命形态的极度需求。所以，故事为人

生作出总结，也为人生提供了形式。

不是笑话不是笑话，，而是一种思维而是一种思维
□张 先

要在要在““戏戏””中写人中写人
□□余 非

创作技巧的提升不是一日之功，只有先端正创
作态度，不投机取巧，精益求精，才有可能破除创作
上的僵化、同质化和模式化，焕发出创作内在的精
神力量，让作品透过剧情表面的外在，真正展现出
戏剧自身摧毁庸常、震撼心灵的力量。

中国话剧史上的几次高峰都曾经得益于创作者们思想

与情感的深邃和丰沛，但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在经济持续

发展、戏剧市场繁荣、创作较之以往获得更多的自主及自由

的当下，很多艺术作品的精神品质却反而下滑，许多缺少灵

魂的戏剧作品被批量制造了出来，以至于全国上演的原创剧

目数量虽多，能够引人思索、本质上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

的佳作依然难寻。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陆续出台的扶持、鼓励原创的政

策和措施，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激发了广大戏剧从业者的创作

热情，盘活、繁荣了演出市场，不过其双刃属性的问题也在逐

渐显露：各地国有院团和民营机构为争取各种基金和奖励，

争相加入到舞台剧演出的运作中来，不同团队在创作上的良

莠不齐暴露在大众面前，试图精益求精者有之、浑水摸鱼或

是涸泽而渔者亦有之。而作为话剧来说，如果缺少精神空间、

丧失思想光芒，任何所谓的新技术、新方法甚至新形式都会

被迅速淘汰。

当下的中国话剧亟需返璞归真，重新回到戏剧本质，创

作出本土优秀的、高级的原创作品，绝不能再浪费人力物力

制造同质化、重复性、低质的作品。因此，只有兼具强烈的时

代特征、鲜明的民族特色以及广泛的民众基础，才能令中国

话剧重新焕发出无穷的魅力，融汇于时代的主流。值得关注

的是，近年来的中国原创话剧舞台上，不少作品并未在遵从

创作规律、提升创作技巧上有所起色，不仅一些固定的新套

路暴露着当下中国戏剧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创作思维僵化和

模式化的问题，而且一些戏剧演出的门槛随着市场多层次需

求的扩张在不断降低，随之而来的是表、导演的专业程度呈

现下滑趋势。如果说，戏剧演出连基本的演出质量和专业水

准都难以达到的话，那么又何来对社会对现实的深入开掘、

对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深刻反思？何谈戏剧对于人类精神的探

索、对人性拷问以及对于时代的思索？又如何更好地满足中

国观众的精神需求呢？因此，为了中国话剧未来的健康发展，

必须在正视现实问题与困境的同时，提高对于艺术标准的遵

循，无论是专业院团还是民营组织、商演还是职业演出，对于

戏剧舞台的规范、戏剧演出的水准、戏剧精神的追求等，都必须一以贯之地遵

循戏剧艺术的审美标准、规律和法则，坚守戏剧的专业素质和专业精神。

艺在于技、更在于心，只有话剧创作者们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才是破

局的关键。创作技巧的提升不是一日之功，只有先端正创作态度，不投机取巧，

精益求精，才有可能破除创作上的僵化、同质化和模式化，焕发出创作内在的

精神力量，让作品透过剧情表面的外在，真正展现出戏剧自身摧毁庸常、震撼

心灵的力量。如果创作者没有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那么戏剧人物的心灵痛苦

与选择必然显得虚假。创作态度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敬

业和操守无疑是一切成长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尤其是，在舞台技术性等大幅

提升的情况下，加强剧作和演出的精神内涵就愈发显得迫切。然而，仍有不少

创作者还满足于以一种戏剧的形式来讲述一段生活和故事，处在就事论事或

者堆积材料的阶段，侧重展示现象而忽略对于生活本质的抓取，并未深入到塑

造独特的角色、探索人物的心灵轨迹以及体现独特情感色彩的戏剧创作的轨

道上来。

随着政府主导的各种惠民措施和扶持项目的实施，中国话剧又一次获得

了在大众中进一步推广、普及的契机，这就要求话剧从业者更加严肃、认真地

重视和解决创作上遇到的各种问题。例如，近年在话剧创作中被广泛倡导和实

践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创作，绝不应只是把一些民族元素、传统戏曲的外在形

式勾兑进演出，而应是从剧作本身到演出呈现整体上都蕴含着民族文化、民族

性格的内涵和气质，应是一种内在的有机地融会，而非简单地将民族风格的多

种元素或是表现形式加以堆砌和拼贴。就像前辈戏剧家们的民族化舞台探索

之所以获得成功，正是因其将民族优秀的传统融会于内，主创团队不仅拥有着

良好的民族文化基础和功底，还能把充实的内在体验和强大的外在表达形式

调和得相得益彰。尤其是，其民族化舞台探索的方法不是出自案头，而是在对

戏剧艺术不倦地追求、不断地实践中逐渐清晰和加以不断完善的。而反观现在

的有些创作，戏曲向话剧的无条件靠拢，几乎是以丧失自身舞蹈性、抒情性的

特质为代价，而话剧则只是简单地点缀些许戏曲的元素，没有融合的两层皮自

然很难存活。因此，与其说中国话剧缺乏体系，不如说当下更为缺失的是前辈

中国话剧人对于舞台的敬畏、专注和执著的态度。强化民族化、本土化的舞台

实践，理应是民族精神的重新张扬和复归，而不仅仅是一些舞台手段或元素的

频繁使用和点缀。毕竟，所谓的各种体系，其实都不是靠“说”出来的，而是源于

日积月累的摸索和训练，得益于持之以恒的苦心求索方才到达彼岸。

总之，优秀的剧作可以引发思索，而与之契合的舞台呈现则能让这种精神

力量的传递变得更为有效。只有当更多的戏剧主创们关注于作品内在精神的

提炼以及创作的内涵和价值的时候，中国戏剧本身的潜力和活力才能够真正

得以引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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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天，北京戏剧舞台上两个重要的话剧展演品牌——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和北京人艺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总会如期而至，吸引无数戏剧从
业者、爱好者的瞩目。它们已经成为业内观察中国当下话剧，特别是原创话剧创作现状、制作水平和发展态势的一个窗口。然而，今年的这个春天，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往日人头攒动、充溢着感动与掌声的剧场安静了下来，所有的演出按下了暂停键。在大幕关闭、没有演出的日子里，需要广大戏剧人戮力齐心、共渡难关，更需要面向未
来的沉着、省思与坚守。疫情过后，如何进一步提高话剧的原创力水平？如何在话剧舞台上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从本期开始，本报将开设“提升话剧原创力”专栏，邀
请业内编剧、导演、演员、评论家等就上述话题展开探讨。 ——编 者

原动力原动力

提升提升

立足话剧本体，尊重话剧创作的艺术
规律。原创话剧归根结底要有“戏”，要在

“戏”中写人，要写处于矛盾冲突中的人，要
在写人中凸显人性的深度、精神的力度、哲
学的高度，要在写人中彰显创作主体的美
学立场、价值判断、生命体认。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主

办的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从第一届到第五届，已经

形成了一个全国各个院团进行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在一轮轮的展演过程中，各个院团互相观摩、互动和

交流，互相都能够看到创作上的优点和不足，在此基

础上，各个院团取长补短，进一步完善作品。从五届

以来的剧目看，中国话剧在创作主题、内容上的变化

还是比较大的，创作者在艺术处理和表演技巧上都

有了较大的进步。

谈论原创话剧，无法绕开我们生活的时代或者

说大的文艺生态格局。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

革的实施，戏剧院团改制改革的推进，演出主体变得

愈加多元，除国有院团外，民间演出团体、文化公司

竞相出现，它们不仅丰富、活跃了戏剧市场，而且对

原创话剧创作带来了不小的刺激。一时间，名目繁

多、形式芜杂的原创剧目竞相出现。然而，热闹、喧哗

之余，我们也发现，真正能在剧场中打动人心的原创

剧目少之又少，加之在现有的评奖、评价机制和市场

模式下，一些演出单位常常借原创的外衣，去复制成

功的主题模式，实现各自隐性的利益诉求。如此一

来，艺术创作逐渐变成了产业链上最容易被利用、规

训的环节，原创的审美性让位于功利性，创作团队愈

加圈子化。

原创话剧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它离不开

戏剧文化氛围的培育、戏剧消费市场的成熟、观众审

美趣味的提高，也离不开创作主体对于艺术、传统、

现实的真诚敬畏和深切领悟。面对来自影视、网络的

夹击，以及市场、资本带来的挑战，今天的原创话剧

有了比以往更多的紧迫感，也是时候该冷静思考一

下未来的发展愿景了。而提升话剧的原创力，首先应

当立足话剧本体，尊重话剧创作的艺术规律。

如今原创剧目的数量不少，但是业内人士普遍

的感觉是演出标准变得日益模糊、演出的质量趋于

平庸、艺术的感染力相对不足。什么类型的戏都可以

成为“原创话剧”，原创话剧正变成一个大箩筐，只要

是适合的剧目、新编的内容都可以往里面装。如此下

去，原创话剧只会离“剧”的本真越来越远。出现这种

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在于，很多创作

者在“打造”原创话剧的过程中，把“原创”的概念庸

俗社会化了，简单地将原创看作是对新的理念、新的

故事、新的人物、新的题材的“发现”，从而忽视了“话

剧”艺术创造层面上的独特性开掘。

原创话剧可以表现宏大的政治、历史主题，表现

英模事迹、好人好事，也可以展现丰富的民族、历史、

文化蕴涵，但是归根结底要有“戏”。这种“戏”不仅仅

体现在情节演进、矛盾冲突、人物行动等结构内容层

面的营造上，体现在戏剧内在张力和诗性意蕴的开

掘上，更主要的是要在“戏”中写人，要写处于矛盾冲

突中的人，要在写人中凸显人性的深度、精神的力

度、哲学的高度，要在写人中彰显创作主体的美学立

场、价值判断、生命体认。比如在2019年的邀请展

上，常州市滑稽剧团的《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受到了

专家和观众的好评。剧中的“陈奂生”虽然是作家高

晓声创造的带有时代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但是编

剧王宏并没有将文学作品中的陈奂生直接改编在舞

台上，也没有将他的遭际与性格停留在那个特定的

时代，而是重写了“陈奂生”，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意

蕴和精神底色。作为农村题材创作的一次较为成功

的实践，该剧有着来自乡野的本真与自然，有普通农

民家庭的日常与悲欢，也有艺术呈现上的真实与朴

拙，以及剧作本身对文学性的执著与坚守。这些艺术

上的探索或许可以解释该剧为什么能在北京、上海

等大都市受到如此青睐，并引发青年观众追捧的原

因。但最为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该剧的创作者回到了

对人的命运的回眸与观照中，回到了对人心的复杂

与深奥的揭示上，回到了对生活的清醒与开掘上。恰

恰是这些回归艺术本真的探索，构成了这部作品与

众不同的特色。剧中，陈奂生的命运与“吃饭”相伴始

终，“吃饭”解决了陈奂生的生存、发展问题，同时也

映衬着陈奂生的道德与良知。这个陈奂生一点儿也

不“高大上”，也没有作出惊天动地的壮举，更没有跌

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然而，就是在近似家长里短、儿

女情长、平平淡淡的生活流中，一个个与农民、农村

发展息息相关的历史讯息、时代课题、生活愿景悄然

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让这个人物成为了当下舞台

上值得用心品评的艺术形象。

在关注原创话剧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小剧场创

作。从五届以来展演的小剧场原创剧目看，不少作品

解决了与时代、市场的关系问题，他们可以把自身的

生活体验、生存感悟移植到剧中的人物身上，可以把

最时髦的剧场理念、技术手段、表现样式化用为自己

的戏剧实验中，可以熟稔驾驭演出市场的游戏规则、

观众口味，设计最精彩的戏剧桥段，但唯独缺少了塑

造人、揭示人的耐心，缺少了面对艺术的那份精雕细

琢的匠心与哲思。越是在快节奏的时代、越是在浮躁

的市场环境下，越需要创作者的脚踏实地、回归初心。

从在剧本中好好地写人开始，从每一个人物语言的锤

炼开始，这是提升小剧场戏剧原创力的必经阶段。

回眸历史，那些中国话剧引以为傲的作品，无不

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心灵的真实、批评的锐气、创新

的激情，这正是今天的话剧创作者们需要用信念坚

守的品质。面向未来，我们希望创作者对待艺术、对

待戏剧能怀揣敬畏、虔诚的心态，潜心生活、打磨剧

本，真正实现有灵魂、有情怀、有温度的诚意表达，真

正在触动心灵的精神创造中重焕话剧的艺术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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